
“坚决反对肆意修宪！”“反对战争！”
“守护和平宪法！”……3 日，约 5 万人聚集
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广场上，口号声此起
彼伏，表达对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
策的反对，集会规模创近年来新高。

每年 5 月 3 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
现行《日本国宪法》于 1947年 5月 3日实施。
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
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
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
军及其他 战 争 力 量 ，不 承 认 国 家 的 交 战
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

在当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加速推进修
宪进程的背景下，今年的纪念日活动中，一

种前所未有的“和平焦虑”变得更加明显。
现场发言中，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

智子指出，当局推动修宪并试图将自卫队
写入宪法，这可能意味着对海外派兵的限
制被根本性削弱。“宪法是国民为了防止
国家再次发动战争而施加的约束。”她说，

“但如今，当局却在不断煽动危机、推动军
备扩张，这样的做法绝对不能容许！”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说，政府此
前仅通过内阁决议就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甚至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同时“国家情报
局”相关法案也已在众议院通过。“这是一
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台上气氛凝重，台下人群手举写有护

宪主张的标语牌，不时跟随发言者齐声呼
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加集会。年幼
的孩子们或许尚不理解宪法的含义，三五
成群地嬉闹玩耍，身旁的家长却难掩担忧。

带着三个孩子前来参加活动的香川
对记者表示，高市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及众议院选举中，并未特别强调将如此
大幅推进安保政策改革，如今却在不断加
速相关议程，这让他难以接受。

“这些安保政策虽然由大人决定，但
其后果却将由今天的孩子们承担，他们未
来将被置于紧张的国际关系之中。这是
我们这些大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香
川还表示，如今日本学校开展的所谓“爱
国心教育”，如果过于强调“为了爱国需要
守护些什么”，可能就会引导学生形成一
种误解，即发动战争甚至拥有核武器也是

“不得已的选择”，“这让我深感担忧”。
另一位带着孩子参加集会的母亲米山

对记者表示，日本坚持现行宪法已近 80年，
但当前政府如此急于推动修宪，“我不禁会
想，他们是否在试图打造一个更容易发动
战争的社会”。她看着身边 9岁的孩子说：

“我绝不希望他将来去参军打仗，我只希望
日本永远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存在下去。”

就在同一天，一场支持修宪的集会在
东京另一地举行。高市在对此次集会发
表的视频讲话中声称，应根据时代需要对
宪法进行定期调整。对此，日本关东学院
大学名誉教授足立昌胜忧虑地发出警示，

“如 果 不 在 第 九 条 的 基 础 上 去 看 世 界 局
势，日本可能会一步步回到战前状态”。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东京 5月 4日电）

“ 我 绝 不 希 望 孩 子 将 来 走 上 战 场 ”
——东京 5万人集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

“慰灵”甲级战犯 荒谬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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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5 月 3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
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

80 年后，新华社记者探访法庭旧址，
却发现本应被铭记与反思的战后审判史，
在其原点被日本社会悄然淡化。结合日本
当前一系列危险动向，令人不得不忧心日
本“新型军国主义”要将日本带向何方。

被边缘化的审判旧址

东京审判法庭旧址位于日本防卫省
内，戒备森严。参观需提前办理复杂的预
约手续。在防卫省官方网站上，这处承载
着人类正义记忆的遗址，被轻描淡写地归
入“市谷地区见学”项目，若非特意点开细
看，一般人很难知晓这里曾是审判日本战
犯的核心场所。

整个参观时间为两小时，除参观市谷
纪念馆外，还包括防卫省宣传介绍及最后
的自卫队纪念品商店停留时间。参观由导
游全程带领，每个地点的参观受到严格控
制，在法庭旧址听完集中讲解后，观众的自
由参观时间仅约 15分钟。

新华社记者一行根据预约时间，在导
游的带领下进入防卫省。在防卫省高楼群
的一处角落，外观素白、占地规模不大的市
谷纪念馆坐落于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就在纪念馆内。

实际上，如今的市谷纪念馆，只是当年
法庭的小部分“迁移复刻”——真正的法庭
原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部，也被称为“1

号馆”，位于市谷纪念馆的东部。由于日本
防卫厅（即防卫省前身）后来搬到此地，需要
新建办公大楼，因此“1 号馆”大部分被拆
除，当年的审判大厅部分被保留并迁移至市
谷纪念馆复原。

步入馆内，环顾四周，法庭大厅空间较
为开阔。这座大厅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曾
用于举行入学和毕业典礼等活动，正对门
口、最里面的台子中央摆放着日本天皇的

“玉座”。大厅两侧布有展柜和照片。导游
用大量篇幅介绍大厅的格局变化与内部装
饰，对东京审判的内容却草草带过，仅简单
说明此处是法庭旧址，指明发言席、法官
席、记者席等位置，根本没有提及当年的审
判如何进行、揭露了哪些战犯罪行，也未涉
及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反省，仿佛这段震惊世
界的正义审判，只是这座建筑的“小插曲”。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
研究员石田隆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东京审判法庭旧址如今并不是一个让
人们了解史实、反省历史的场所。

避重就轻的展陈

市谷纪念馆的展陈呈现出明显的侧重和差异：在
法庭大厅一侧，一小排展柜展示着《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庭审速记记录》等相关审判史料；大厅另一侧，却用
更多的展柜集中展示战争时期日军的军服、军刀等。

本应作为核心的东京审判相关史料被边缘化，而
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物件却被重点展示和刻

意凸显，形成了一种充满荒诞感的“历史
错位”。

纪念馆二楼的一间房间是日本极右翼
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尽的地点，一扇木
门上还留有三岛由纪夫当年与人打斗时砍
出的刀痕。1970年 11月，他带人到这里企
图发动兵变，推翻禁止日本拥有军队的宪
法，呼吁自卫队延续所谓武士道精神，但无
人响应，他绝望之下切腹自杀。如今，这场
显示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的恶性事件却成
为一个游客打卡点，没有批判，也没有警示。

此外，法庭大厅入口处还醒目地陈列
着曾使用过的“防卫厅”门牌和“警察预备
队本部”门牌，旁边摆放着介绍日本自卫队
和防卫政策的宣传册。其中一册的封面以
漫画形式描绘了一双手托举着地球，配以
标题《为什么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是必要
的？15个要点》。记者翻开发现，在这 15个
要点中，有 6个在渲染所谓“邻国军事威胁”。

2008 年，一些日本有识之士提出，应
将市谷纪念馆改名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纪念馆”，并且展品应以东京审判相关资料
为中心。不过，这种呼吁至今没有成为现
实。有游客参观后在网上评论说：“这不禁
令人认为是刻意淡化和抹杀战争遗迹的重
要性。”

“新型军国主义”阴云正起

从 1946年 5月 3日开庭，到 1948年 11

月 12 日结束，东京审判以海量的证据，对
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累累罪行进行了正义
的裁决，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
尊严。

日前，40 卷、2 万多页、2230 多万字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
中国出版。全译本首次将这一重要的记录
以中文形式面世，有力维护了历史记忆。

令人警觉的是，如今的日本正在“再军
事化”道路上狂飙突进，密集推进扩军备
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自卫
队加速“进攻化改组”，包括组建“水上舰
队”；今年 3 月，日本宣布首次部署具备“对
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4 月，日本
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
出口；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期间，以高市为首
的政客向这座“战犯神社”献祭品或集体参
拜。日本当局还拟于今年年内修改“安保
三文件”，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强化先发
制人攻击能力、开启新型作战模式等。一
系列动向清晰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专守
防卫”的伪装，“新型军国主义”已成势为患。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
史公正。转移焦点、避重就轻无法掩盖日
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东京审判以事实

和证据系统揭露了日本战犯的罪行，警示后人“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极具说服力的教
科书。在东京审判 80周年之际，日本更应牢记这场历
史性审判，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切
割，避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李林欣 杨智翔
（新华社东京 5月 4日电）

彰
显
正
义
的
历
史
审
判
不
容
淡
忘

—
—
访
东
京
审
判
八
十
年
后
的
远
东
国
际
军
事
法
庭
旧
址

五
月
三
日
，
在
日
本
东
京
有
明
防
灾
公
园
，
民
众

手
持
标
语
参
加
集
会
。

新
华
社
记
者

贾
浩
成

摄

日前，在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山顶，举
行 了 一 场 所 谓“ 殉 国 七 士 庙 ”的“ 慰 灵
祭 ”。 日 本 参 议 院 议 员 安 达 悠 司 面 对 约
300 名到场参拜者，公然叫嚣东京审判是

“重大冤案”。曾任日本律师联合会副会
长的森本宏声称，日本法律界对东京审判

“缺乏充分讨论”，今后将“进一步研究”。
在东京审判开庭 80 周年之际，这种

明目张胆为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喊冤的谬
论，严重践踏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

“殉国七士庙”始建于 1960 年，由曾
为甲级战犯辩护的律师等人以民间名义
筹款建造，庙内供奉东京审判后被处绞刑
的东条英机等 7 名甲级战犯。目前，“殉
国七士庙”由日本右翼组织“殉国七士奉
赞会”管理维护，参拜活动主要在特定群

体内部进行，多为非公开形式。
记者在庙内看到，“殉国七士墓”位于

核心墓区显眼位置，墓碑背面刻有 7 名甲
级战犯的姓名。“殉国庭院”里分布着十余
座“慰灵碑”，所谓“英灵”“忠魂”“尽忠报
国”等字样随处可见，部分碑文公然将日
本侵华战争称为“支那事变”。

“殉国七士庙”建成以来，多次引发当
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当地政府曾收到大量
抗议信件，信中指出，在面向公众开放的空
间内为甲级战犯立碑“令人极度不适”，坚
决反对修建“与黑暗侵略历史相关的建筑”。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对记者
说，到“殉国七士庙”参拜的人“既无廉耻
又愚昧无知”，他们否定东京审判正当性
的根源，在于始终不愿承认日本发动侵略

战争并最终战败的事实。
“殉国七士庙”捏造出一套扭曲的叙

事，试图以“个人牺牲”为幌子，美化侵略
罪行。庙内发放的宣传手册宣称日本不
存在战犯，将战争爆发原因归于日本迫于
国际压力的“无奈之举”，将战败原因归结
为原子弹轰炸等外在因素，从而彻底否认
日本主动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中野对此表示，上述谬论不仅是对历
史的亵渎，更是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的对
于底线的挑战。

日本北海学园大学名誉教授加藤信
行认为，“殉国七士庙”是一个被刻意构建
出来的“政治性空间”，高度情绪化的“慰
灵祭”试图将战犯塑造为“殉国者”。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东京 5月 5日电）


